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夕阳老去，西风渐紧。
叶落了，秋就乘着落叶来了。秋来了，人就随着秋

瘦了，随着秋愁了。但金黄的落叶没有哀愁，它懂得如
何在秋风中安慰自己，它知道，自己的沉睡是为了新的
醒来。

落叶有落叶的好处，可以不再陷入爱情的纠葛了；
落叶有落叶的美，它是疲倦了的蝴蝶。我甚至能感觉到
落下来的叶子们轻轻的叫喊。

那一刻，我的心微微一颤，仿佛众多下落的叶子中
的一枚。

我看到了故乡，看到了老家门前那棵生生不息的老
树，看到了炊烟因为游子的归来而晃动。对于远走他乡
的脚，对于飞上天空的翅膀，炊烟是永不扯断的绳子。
就像路口的大树，它的枝干指着许多的路，而起点只有
一个，终点也只有一个，每个离开村庄的人，都带走了
一片绿叶，却留下一条根。

我看到了故乡的山崖，看到石头在山崖上，和花朵
一起争着绽放；看到羊在山崖上，和云一起争着飘荡。

我看到了我的屋檐，冬天时结满冰凌，夏天时蓄满

鸟鸣，一串红辣椒常常被看作是穷日子里的火种，守着
屋檐上下翻飞的麻雀，总是那么和谐地与庄户人家好好
地过日子。时时刻刻缠绕着那颗在路上的心的，就是这
个屋檐。

我看到了母亲，为了不让我们在冬天里挨冻，她拾
起一节节枯枝，犹如把那些破碎的日子一一点缀，然后，
把温暖交到我们手上。柴垛越码越高，母亲却越来越
矮。我看到母亲那干瘪的乳房，像两只残缺不整的讨饭
的碗，却为我们讨来了一生的盛宴。母亲在灶坑里点燃
的红色的昏暗的火焰，成了那些夜里我们唯一可以依靠
的肩膀，唯一可以握住的暖暖的手。

叶落归根，是我老了吗？我们花了很多时间去争取
财富，却很少有时间去享受；我们越来越大的房子，但却
越来越少地住在家里；到月球然后回来，却发现到楼下
邻居家都很困难；征服了外面的世界，对自己的内心世
界却一无所知。

远行的人，是什么声音使你隐姓埋名？是什么风将
你吹往他乡？秋天就是这样，把叶子纷纷抖落，把人的
思念纷纷挂上枝头。该回去了，去看看那棵生下我、让

我因成长而绿又让我因成熟而黄的大树，还有落叶里沉
睡的母亲。母亲，我匆匆的脚步就是你密密缝合的针
脚。母亲，背着破烂行李的我要归来，找到了天堂的我
也要归来。

一层层落叶铺在回家的路上，我要踩着温暖的地毯
去看望母亲。母亲也像落叶，从灿烂的枝头缓缓地落下
来，只是，她没有再醒来……

这个世界，能留住人的不是房屋，能带走人的不是
道路。岁月无法伸出一只手，替你抓住过往的云。如果
一切还能重新拾捡回来，母亲，我要去拾取你的笑容、脚
步和风，用你的爱做灯油，用你的善良做捻儿，我要点燃
它，放在心里，一辈子不忘回家的路。

天冷了，树的叶子落下来，树离我很近，我似乎听见
了它们在缓缓凝固。

天冷了，它们一排一排地站着，心中坚守着秘密一
阵阵地疼痛起来。但叶子落下来，掩盖了一切。

母亲去了，心灵没有了依靠，一下子就有了那种到
处漏风的感觉。可是大风一直在刮，把故乡周围的尘土
刮了个干净，我小小的故乡正在被秋天所包裹。

母亲的坟上有一棵树，那是我写给母亲的诗。每到
秋天，叶子纷纷落下，把母亲的坟头遮盖得严严实实。
那些在风中微微呻吟着的落叶，远远望去，像一群疲倦
了的蝴蝶，静静地收拢着它们一生的美丽瞬间：一朵红
晕，一个誓言，或者是简单的一声叹息。

落叶是疲倦的蝴蝶
□朱成玉

历史回响，八十秋，长征不朽华章。工农红
军，千般苦，草根树皮充粮。跋山涉水，卧雪眠
霜，毅志坚如刚。誓捍金瓯，赢得古今传唱！

凝望党旗飘舞，国防彰辉煌，举世震撼。
万里山河，一片红，军民神采飞扬。铭记初
心，铸造新丰碑，热血满腔。无愧先烈，敢教
日月换装！

念奴娇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
□杨晓东

博客视野

西柏坡
是个神圣的地方
被无数人向往
它的名字
被无数仁人志士牢记
它是革命的圣地
那里满是“红色”的记忆
那里满是革命胜利的印迹

“三大战役”
“七届二中全会”
“两个务必”
“进京赶考”
——是教诲
是嘱咐
是警示
毛泽东思想

饱含哲理和气魄
是西柏坡精神的底蕴
是以少胜多的法宝
是民心所向的航标
走进西柏坡
踏着伟人的足迹
聆听前辈的叮咛
寻找当年的点点滴滴
是一份尊崇
是一份深情

是一份敬畏
巍巍环抱的群山
清澈的滹沱河水
挺拔的苍松翠柏
见证着“五大书记”的革命情怀
铭记着革命先烈的不朽丰碑
置身西柏坡
仰望老一辈革命家的事迹
是一种心灵的震撼
是一种灵魂的洗礼

刚刚下班走出学校的大门，
表妹的电话就响了:“姐，我在你
家楼下等你呢！”表妹既是我从小
到大的玩伴儿，又是我从小学到
高中的同学，铁杆好闺蜜。只是
两年前她和妹夫老郭搬回乡下老
家去了，联系才少了些。这个季
节正是妹夫做瓦工的时候，家里
还有老人需要照顾，她怎么跑我
家来了？

刚一见面，表妹
就急切问到：“姐，
姐夫几点能回家？”
老公在距离家20公
里的乡下政府工作，
每天班车，早出晚归
的，我也不能确定他
回家的准确时间。如
果找他有事，何必来
家里，直接去乡下单
位呗。看着我疑惑的
样子，表妹喜不自禁
地说:“姐，咱们村
在这次换届选举时，
没有选举出书记，姐
夫去代理书记啦，今
天下午才公布的。你
不知道啊？”老公是
个不善言谈的人，性
格内向，言行内敛。
什么事都从不说长道
短的。我总调侃他，
适合做保密工作。所
以这件事刚发生，我
不知道太正常啦！可
是，这又和她有什么
关系呢？看着我依旧
疑惑，表妹向我说明了来意。原
来，妹夫老郭一直在做瓦工，也
想赚点钱，想承包点小建筑类的
活。村里的居委会房子陈旧了，
厕所也坍塌了，还有村里直通学
校的小桥也需要维修了。可是他
的水平竞争不过其他人，希望老
公这次能帮忙。表妹再三向我说
明:“姐，我知道姐夫那脾气，不
好说话。可是他能听你的话呀！
再说了，咱们是一家人，老郭赚

钱了，能亏了你吗？”确实，老公
虽然耿直倔强，对我还是蛮心疼
的，家里的事一般时候都听我
的。我的勇气来了，信心十足地
说:“好的，你放心吧！我现在就
给他打电话，一定让他帮忙。”表
妹开心地笑了，一旁去等好消息
去了。

我拨通了电话，戏谑他，这
么大的事咋不向我汇报
呢？他竟然好像知道了
什么，开口就说:“一
定是表妹通风报信了
吧？”我就把表妹的意
思复述了一遍。老公语
气严肃地说:“村里的
事，村民做主，不是某
个人说了算的。老郭的
能力你是知道的，做个
瓦工还不错，修桥建路
的，他有那水平吗？这
可不是儿戏，涉及到百
姓 的 人 身 安 全 问 题
啊！”我沉默不语了。
老公转而幽默地说:

“老婆，你最近‘两学
一做’的笔记写得不错
啊！比我写的还多呢，
怎么具体事情面前没有
底 线 ， 信 念 动 摇 了
呢？”我的脸腾地一下
红了。是啊，我也是名
党员啊，怎么没想想这
些厉害关系呢？挂了电
话，看着眼神热切的表
妹，我说:“妹妹，对
不起，这个忙姐不能帮

了。老郭想赚点钱无可厚非，可
是不能建立在别人的生命安全之
上啊！如果你家里有困难，姐一定
帮你忙！”表妹不太高兴地走了。可
是我并不愧疚。老公说的对，做事
应该顾及亲情友情，更要有底线。
不能做违背良心、违背道义的事。
尤其是党员，要起模范带头作用。
夜晚，当我再次抄写党员学习笔记
时，在本子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
两个大字: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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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柏坡感怀
□刘育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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